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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
当时中国人之间的交往

———以对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考察为例

王志军∗

本文以哈尔滨犹太人为例,认为近现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

与中国人的交往,总体上说数量不多、深度有限.这应该是人们认真研

究近现代中犹两个民族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这

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较为正确地理解一些学者的论述和当事人的回

忆.造成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不多、交往不深的原因与近代中

国的国际地位、远东的地区局势、犹太人自身的凝聚力、社区的封闭性、
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长短等都有密切关系.

犹太人原是闪族语系的一支,名为希伯来人(Hebrew),最早生活在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亚伯拉罕(Abraham)是其传说中的先祖. 从公元７０年罗马焚毁耶

路撒冷犹太圣殿到纳粹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这个从公元１３５年至１９４８年已经

没有任何地域性色彩的被“连根拔起的民族”①,正是在离散寄居的状态下,与世

界上诸多其他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交往.

一、问题的提出

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的历史是悠久的②,多数学者认为,唐代已有犹太人为贸

易来华. １７~１８世纪之后,唯有当时河南开封的犹太人,尚能形成一个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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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民族和宗教社团. １９世纪中晚期,开封犹太人的外部特征基本消失.① 与

此同时,伴随着鸦片战争、中东铁路的修建等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有

大量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肯那兹犹太人来到中国,其中以上海、哈尔滨的犹太人

数最多、影响最大. 上海最早的犹太人社区要早于哈尔滨犹太人社团,他们是从

英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印度和新加坡等地来到上海的. 早期的这些上海犹太人

颇具经济实力,他们与多方政治力量具有良好的关系. 从１９世纪中期犹太人涉

足上海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离境的大约１００年间,上海先后出现过４个大的犹

太社区. 它们分别是塞法迪犹太社区、俄罗斯犹太人社区、中欧犹太人社区和波

兰人犹太社区. 上海的犹太人相当部分是难民群体,其中一部分是俄罗斯犹太

人;另一部分是从欧洲东逃到上海的犹太人,自１９３４年起,特别是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２万多人历经艰难来到了上海,这是德国等法西斯分子反犹运动迫害所致,
他们中的５０００人后来又从上海到其他国家去了.② 哈尔滨的犹太人最早是由

于沙俄修建中东铁路,从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等国家或地区来到哈尔滨

的. 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又有大

量俄籍犹太人或因生活所迫,或因进行商业活动,或因躲避战火来到哈尔滨,其

人口在１９２０年左右达到了１．５万人左右③,成为拥有会堂、墓地、银行、学校、图

书馆、医院、福利救助机构和许多工业贸易企业的完整的犹太人社区,甚至一度

使哈尔滨成为犹太人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迎来了哈尔滨

犹太人的一个黄金时期. １９４５年８月,苏联军队进入哈尔滨,哈尔滨犹太人社

区的许多重要成员被逮捕、流放或暗杀,社区受到最严重的打击.④ 总之,到了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大约有４万人,除去上海、哈尔滨外,其

他地区,如天津、香港、大连、青岛、齐齐哈尔、满洲里、沈阳、横道河子等地也有数

量不等的犹太人. 学者们对于这些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 例如,中国犹太人研究著名学者潘光认为,上海的俄罗

斯犹太人绝大多数属于俄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相比,“他们

(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在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与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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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也更为密切”①. 哈尔滨犹太人“大多数人愿在中国长期

居留下去,有些人还申领了中国护照. 他们努力适应中国文化,不少人学会了说

中国话,还有一些人与中国人通婚”②. 他强调,“俄国犹太人与中国人通婚的要

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这也是俄犹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一个表现”③. 这里,
我们不评价上海俄罗斯籍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但是我们

认为,哈尔滨的犹太人(大多数为俄罗斯犹太人)总体上并不存在上述情况. 换

言之,从原居中国的犹太人的回忆和大量相关研究资料看,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

人的交往是相当有限的,表现为交往事件数量的有限性和交往内容的有限性、表
层性.

二、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典型事例

让我们先浏览一番当年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典型事例,这对于我

们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例１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EhudOlmert)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

他的祖父母与父亲(莫迪凯􀅰奥尔默特,MordechaiOlmert,１９１１~１９９８)都曾是

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 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躲避灾难,奥尔默特全家来到中

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 与其他犹太人不同,莫迪凯􀅰奥尔默特坚持在中国

的中学,而不是俄国的高级中学学习. 为筹集回到巴勒斯坦的路费,莫迪凯在

１９２９年(当时他１９岁)时,从哈尔滨工业技术学院(哈工大前身)来到哈尔滨附

近双城堡的中学教中国学生俄语. 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莫迪凯在

双城中学的教学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他“接受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④. 这也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哈尔滨犹太人与

中国人交往的最精彩乐章之一. ２００４年,以色列前总理爱胡德􀅰奥尔默特到哈

尔滨给祖父母扫墓,他曾说“记得父亲经常向我们讲到他在哈尔滨的日子. 他还

总是引以为豪地说起他曾经在一所学校为他的中国学生讲中文的经历. 直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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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岁去世时,他留在世间最后的话还是用中文说的”①. 奥尔默特家族的故事,
曾被中国的许多媒体引用来证明中犹人民友谊地久天长.

例２　柏林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手和乐队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在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哈尔滨等地度过１１年,哈

尔滨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这位后来的音乐大师从哈尔滨起步,开始学习音乐,传
播音乐,为音乐献身,最后成功地把自己的顶级的音乐奉献给了全世界爱好音乐

的人们. 他多次表示,自己始终对中国哈尔滨有着一种思乡之情. 在他眼中,
“中国人提供各种服务. 他们干的活主要是充当厨子和仆役、奶妈和街头小商

贩.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生活优裕的人,有很富的商人. 在俄国人和欧洲人市区

与中国人市区之间的社会联系带有完全的经济色彩. 欧洲人特别是俄人对待中

国人的态度,始终带有某种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印记”②.
例３　前犹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回忆道:“我们与中国人有联系,

但总体上是商业性的. 我们每天在大街上和商店与中国人见面,一些中国孩子

在高中与我们共同学习,我们经常一起在学校后院里玩耍. 但是,我们没有渗透

到相互的文化中去. 当时,尽管学校开设汉语课,但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能够正

确而流利地讲汉语. 随着日本人的到来,我们又开始学习日语. 我们依然遵循

俄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雇仆人主要是俄国人和中国人. 中国人厨艺高超,他们

有的来自附近村庄,有的是由于逃避饥荒而至的山东灾民. 他们不但勤劳而且

忠诚. 工作了１０年后,我们雇用的厨师决定返回村庄. 他并非为我们做中餐,
而是为我们准备东欧传统食物及‘科射尔’(适合犹太人的、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

食物). 每年夏季时,厨师宋(Soon)的儿子都来拜访我们. 我们同龄,很快成为

一起戏耍的好朋友.”③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这部书中,特迪􀅰考夫曼的

文字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满腔深情,但是对于一同生活在这座中国城市的中国

人的记述却是很少很少.
例４　哈尔滨犹太人雅各布􀅰李伯曼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哈尔滨度过,他

这样回忆道:“在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常纳闷,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继续享受着生

活时,中国人正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几年. 几乎没有任何的中

国年轻人来分享我们举办的活动,那些成年人好像是位于我们的视野之外,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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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完全秘密地远离我们———他们的客人.”①所以,他说:“中国不是‘我的’,我

也不是中国人􀆺􀆺一个人只有母亲是中国人,他才能成为中国人􀆺􀆺我们三代

来自中国的犹太移民,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是我们永久的家. 我们完全不同于那

些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在那里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而成

为永久性公民. 所以,中国只是指一个中介,而不是获得一个国家,是一个人的

生命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民族历史􀆺􀆺那些像我们一样出生于中国的犹太人,我

们永恒的记忆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中国是我们

在远东为获得全面和健康的犹太生活而生活和工作的一个非正式的历史. 􀆺􀆺
我们生活在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封闭、自我中心的犹太社区超过三代人,既没

有整合,也没有同化我们的宿主. 在任何其他的背景中,任何其他的人民,这本

身足以成为反犹主义和深深仇恨的原因,但是中国没有,中国人也没有.”②

例５　亚历山大􀅰马库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犹太人是我唯一的身

份.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中学毕业证书的民族一栏中写着:犹太人,尽管我事实上

是个波兰公民. 我早期生命的一半(第一个６~７年)基本上就是生长在哈尔滨

犹太社区. 我们生活在许多的犹太家庭之中,我到犹太学校上学,在年轻犹太人

的组织‘贝塔’中活动,我总要去犹太商店. 第二个６年,我生活在世界化的哈尔

滨之中:在英国人中学读书,参加俄国人的音乐团体,参加一个日本人管理的、大
部分由俄国人构成的交响乐团,同许多国家的教师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 在

所有这些组织中,犹太人只是一小部分(常常是相当小的一部分). 我虽然也有

一些俄国的、波兰的、鞑靼的、中国的朋友,可是我的大部分朋友还是犹太人,我

有时也与非犹太女孩约会. 从一个哈尔滨的犹太社区这种部落一样的生活,到

较为广阔的没有种族差异的城市生活、国外旅行和我的将来的美国生活,这是一

个良好的转变.”③

此外,在«犹太生活»周刊里,我们能找到许多关于中国历史、民俗的文章.
«犹太生活»甚至还刊登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记者和政论家撰写的关于犹太复国主

义、访问巴勒斯坦、孙中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的文章及其他资料.④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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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森􀅰高斯坦主编:«中国犹太人»(第２卷),纽约,２０００,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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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论坛文件汇编»,２００６年,第８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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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报纸,如«国际时报»也曾出版过一些关于犹太人历史和现实的文章.①

１９２０年成立的哈尔滨犹太人免费食堂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难民提供食

物②;“S．L．斯季德尔斯基因为帮助了１９２１年灾荒中的数百名中国人,被中国政

府授予了勋章.”③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列举了大部分呈现于文字当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

人交往的著名事件(请注意,它涵盖了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中国土地上存在了

６０年的时间历程). 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无论当时的中国人,还是当时的犹太

人,他们对双方交往的回忆,基本上是零星的、片断的,主要集中于中国儿童和犹

太儿童的范围内,成人之间的交往除去奥尔默特在双城的１年之外,主要对象是

中国医生与犹太人患者之间.④

三、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有限性”的原因

造成在哈尔滨生活的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不多、交往不深的原因也许并不

难被我们列举出来,它们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远东的地区局势、犹太人自身

的凝聚力、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长短等都有密切关系.
第一,这种交往的有限性与近代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低下地位有关. 换

言之,近代中国的落后,导致中国人缺乏吸引犹太人的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人

在西方人眼中的印象有一个由强到弱的演变过程. １８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崇

拜曾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那些将耶稣会士的报告作为自己观点的启蒙思想

家在这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１９世纪后,那些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国

①

②

③

④

参见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４日«国际时报»,转引自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

简报»(英文副刊),第３９９期,２００９年,第４６页.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２页.
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一个世纪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纽约,１９６２

年,第２３页.
参见曹增伸:«老封旧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６~１９７页;曲伟、李述笑主

编:«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１~２４３页,第３５５~３６０页;韩天艳、程红泽、肖洪:
«哈尔滨犹太家族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另外,虽然近代中国犹太人从总体

上说与中国人接触不多,但这并不排除少数例外,如上海犹太人音乐家阿沙龙(AaronAvshalomov)、著名

记者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他于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国国籍,１９６４年又加入中国

共产党,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为

中国对外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沙博理(原为美国犹太人,１９６３年他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加入了中国

国籍. 沙博理长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将中国名著«水浒传»和«创业史»«家»等书译为英文,推向世界)、
曾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的哈尔滨犹太人罗生特博士(DoctorRosenfiel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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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做过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RobortHart,１８３５~１９１１)、马戛

尔尼(theEarlofMacartney)、额尔金(EarlofElgin)等都灌输给了西方另一种

对中国的印象. 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落后,使得中国在很多外国人的心

中更是与“愚昧”“落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① 当时的中国人在欧洲人(包括

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犹太人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个人

就是相对论的创立者、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１９２２年底,爱因斯坦应邀到日

本讲学,往返途中都经过上海,前后共逗留了三天,他在旅行日记中写下了他的

如下感受: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

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

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

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
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②

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

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

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
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

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

不如.③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指责爱因斯坦,而只是希望较客观地再现当时中国人在

外国人(包括犹太人)心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看法应该局限于塞

法迪犹太人,那就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时间大约是１９１７年秋

天,一个名叫马克斯􀅰斯塔(MaxStar)的犹太人从波兰穿越俄国来到哈尔滨犹

太人社区. 当时这座城市里的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是:
我调查了中国的贫民窟,了解到那里的情况糟糕透了.庞大的垃圾堆

被堆放在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的狗、猫、各种虫类在那里爬来爬去;吸引了无

数的苍蝇在那里飞来飞去.贫民窟的人们大部分吃的是发芽的东西,他们

的家肮脏不堪.８~１０个家庭成员挤住在一个房间里,恶臭充斥其间.即

使当你路过一个打开着的窗户的时候,你的鼻孔也会被臭气充满.我看到

①

②

③

参见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页.
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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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肉被放置在街中心稍靠右的地方,一个屠夫正在宰杀牲畜,在他正在销

售的发黑的、质量差的肉堆中,有成千的苍蝇群集在上边.中国人并不吃太

多的肉,只有在节日的时候,他们才切一些肉,把肉和蔬菜混在一起烹炒.
沿着街道往下走,看到什么东西正在大壶里沸腾.起初,我以为他们正在融

化焦油,并要把它铺到街面上,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正在烹煮大麦粥.许

多人朝我跑来,恳求道:“大人,给我吃点东西吧.”大麦粥卖３分一盘,于是

我帮他们买了一些粥.当他们喝粥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颊由苍白转为红

润的颜色上得到了报答.􀆺􀆺１２月来到,１２月的寒冷令人难以忍受.在中

国人待的地方,人们可怜巴巴地挤作一团.尽管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了一

点点的钱,但每天我还是会馈送伙食给５个中国人;人们把我围了起来,以

万分感激之情紧紧地抓住我的大衣.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一个富裕的、肥胖

的、穿得很暖和的中国人,去关心他们自己的不幸同胞的例子.①

通过以上的引述,如果将马克斯对哈尔滨中国人的印象与爱因斯坦的描绘

加以比较,即使人们不用“如出一辙”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如中国人的贫

穷、愚昧、不开化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到目前为止,除一例中犹通婚的事例外②,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哈尔滨犹太

人与中国人有很多通婚的事例或研究报告,没有见到过当时有许多犹太人学习

中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信息. 仅就当前研究哈尔滨犹太人的情况而言,据近十

年来的研究论文、相关人员的回忆、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刊»(２００２~２０１０)等

的记录,这一结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相反的意见还很多. 如,哈尔滨犹太人“对

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兴趣. 只有非常少的犹太人会说汉语、对中国文化有

兴趣. 他们的仆人和商业伙伴大部分是说俄语、没有反犹倾向的中国人. 哈尔

滨犹太人避免了一个使他们与他们的俄国同胞一样,陷入灾难之中的环境. 出

现在白俄报刊的反犹主义和一些偶然发生的对他们的身体攻击与言语谩骂并不

普遍. 就整体而言,哈尔滨犹太人喜欢当时的和平环境”③. “在哈尔滨的极少

数犹太人会说汉语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也不与中国人交往. 他们的中

国佣人和商业上的合作者大部分说俄语,但是(这些人)没有反犹主义情节.”④

①

②

③

④

MaxStar,InTheLion􀆳sDen, FloridaGrowerPressofTampa, Florida,１９６４,pp．１４４Ｇ１５０．
到目前为止,对于哈尔滨犹太人和中国人的通婚,我们知道的只有一例,即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茨

维􀅰鲍曼(ZviaBowman)教授,她的父亲是中国人.
茨维􀅰沙克􀅰曼鲍曼:«中东铁路修筑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起源»,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

«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简报»(英文副刊),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期.
茨维􀅰沙克􀅰曼鲍曼:«中东铁路修筑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起源»,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

«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简报»(英文副刊),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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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总之,爱因斯坦以上的记述既可以代表一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可

以反映一名犹太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在他眼中,中国人与犹太人的界限是非常明

显的.
第二,哈尔滨犹太人居住区相对封闭,且始终与世界上其他犹太人社会保持

着密切联系,一直将自身的发展与犹太文明发展的最新趋势联系起来,是这种

“有限性”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们在前面谈论过,哈尔滨被实际地分

成几个部分. 中国大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主要发生在“中国城”里(即“傅家店”,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 大多数欧洲人生活在“俄国城”里. “例如他们要求中国

人掌握俄语,而不是自己努力去学习中文. 在十分宽容的情况下,中国人很快地

学会了俄语,还有其他欧洲主人的语言.”①“社区实行自治运营,或者可以说它

是一个小型的、强调人性和犹太价值观的、有社会意识的小国.”②有意思的是,
尽管“中国人不能把俄国犹太人与白种俄国人区别开,但他们并没有遭到任何敌

意;相反,很多华人倒非常羡慕他们敏锐的商业意识和生存本能.”③在俄国统治

期间,哈尔滨犹太人获得了与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的权利,这使得他们可以以自己

的方式生活,“在满洲,他们可以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同时又不必改变自己的语

言和生活方式”④.
虽然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相对分离,但是他们却始

终是世界犹太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与俄国犹太人社区、欧洲犹太人社区、美

国犹太人社区、远东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社区,乃至后来以色列建国后的以色列犹

太人社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信息联络. 从锡安主义的兴起到它们内部之间的

意见分歧,从积极宣传复国主义精神到投身于重建犹太国家,从因为自身受到反

犹主义浪潮影响而远走他乡到对于遭到反犹主义迫害的俄国同胞进行援助,从

２０世纪初期对自身拉比的选择到５０年代后期社区墓地的迁移,哈尔滨犹太人

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不仅丝毫没有独立于犹太文明之外,而是保持着与世界犹太

文明荣辱与共、生生不息的联系. 这种与外界密切沟通、全面开放情况的存在,
是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与上海犹太人社区保持自身特色的相同点.⑤ 它不仅有利

①

②

③

④

⑤

赫尔穆特􀅰斯特恩:«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１页.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页.
茨维􀅰鲍曼:«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日军占领期间的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命运»,曲伟、特迪􀅰考夫曼主

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２页

鲍瑞斯􀅰布瑞斯勒:«１８９８~１９５８年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政治、繁荣和逆境»,乔纳森􀅰高斯坦

主编:«中国犹太人»第１卷,纽约,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１页.
参见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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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哈尔滨犹太人坚持自身的传统,有利于社区内部充满活力,而且在客观上也起

到了阻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交流的作用.
第三,这种“有限性”与哈尔滨犹太社区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有重要关系.

从１９０３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建立至１９６３年解散共约６０年的时间,这对于两

个文化迥异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过于短暂,更何况外部世界的战争、动荡加深

了这种陌生与阻碍. 同时,犹太人的离散历史也使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形成一种

身处外来文化氛围下的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意识使得他们力图从主观上发扬本

民族传统,拒斥非犹太的异质文化.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比照一下开封犹太人的

情况:犹太人来开封的年代是宋朝(９９８)直到１９世纪中期,共约８００年. 在宋、
元、明三朝,开封犹太人一直试图维系自己的宗教信仰,传承犹太人的基本宗教

礼仪. 与后来开封犹太人对中国科举制度认同、讲中国话,尤其是开始与中国人

通婚(这使得他们外貌、体质、语言与中国人区别微小)等完全不同,像上海犹太

人一样,哈尔滨犹太人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中国人通婚的事例极少.
第四,这种“有限性”与哈尔滨犹太人自身的传统凝聚力有一定联系. 正如

当代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所说,犹太教是犹太人失去正常自我保

护手段的民族自卫手段一样,犹太教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

用. 前面已经提到,对犹太人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存在(如

吉塞列夫拉比、会堂、公墓、学校、各种协会组织),使得犹太教在哈尔滨犹太人心

中的地位始终无法被其他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也是哈尔滨犹太人拥有向心力、凝
聚力、保持自身特点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开封犹太人被同化过程中

得到反证. 学者对开封犹太人汉化的真正原因的普遍认识有两个:一个是中国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诱导了开封犹太人改变犹太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信仰

犹太教的开封犹太人同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希望和追求,
由耶和华上帝的许诺,转向了更实际的文庙之中,用自己的刻苦精神、寒窗十年

来换取功名利禄. 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使开封犹太人自愿汉化. 开封犹太

人为此甘心情愿地将自己的思想、思维方式、情趣、操守都浸入汉文化之中;另一

个是他们的婚姻关系. 因通婚使汉族女子成为开封犹太人的家庭主妇,由于在

中国的一般家庭中(包括开封犹太人后裔),儿童三岁前的教育几乎都由母亲担

任,这就使家庭内部的文化乃至子女的教育迅速为汉文化潜移默化. 也就是说

开封犹太人之所以被同化的最根本原因乃是失去了原有文化的主体,即犹太

教.① 这种令开封犹太人汉化的原因在哈尔滨并不存在,T􀅰考夫曼这样写道:

① 参见张绥:«犹太人在中国中原地区被汉化原因初探»,«上海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张倩红

«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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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俄国犹太人来到了哈尔滨,并创立了新社区. 与其前辈不同,他们

并没有融合到中国人中去,而是保持了在东欧时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①

第五,这种“有限性”还与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是他们对中

国政治生活没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关系. 这一点也许很重要,我们可以从犹

太人对日本的影响中找到一些启发和依据. 换言之,假如犹太人之于日本人的

影响没有了希夫对日俄进程的介入,那么两者的关系一定是另一番样子,而在中

国的历史上,没一个犹太人,甚至没有一个犹太社区有如同希夫之于日本的那种

巨大影响. 对于“犹太人”,不仅绝大部分中国人是陌生的、遥远的,而且作为中

国统治的最高层也没有如同日本人一样,拥有一群对犹太人问题极为敏感的“专

家”. 虽然哈同、沙逊等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国民政府也有过试图在云南

等省份移民犹太人１０万人的计划②,但是这些事件要么只是作为一些零星的行

为出现,要么只是一纸空文. 总体上说,“犹太人问题”没有进入中国的最高领导

层的宏观战略之中.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与犹太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活动范

围,主要不在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有些许关联.③

综上,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生产、生活方面的直接影响较

小. 如果一定要找出较为典型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影响,那么倒有一个另类的

插曲:“许多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妇女,也包括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妇女(也是由

那里的中国人传递来的),接受了‘麻将’作为一种赌博的游戏”④;“从整体上看,
对于犹太社区来说,在１９３２年犹太人的境况也开始好转. 城市的犹太妇女们是

最早开始学习汉语的人,也是她们最早地把汉语运用于每天吵闹声不断的麻将

游戏中. 麻将棋子由象牙色的小方块组成,它５厘米宽,３厘米高;棋子上印着

各种各样的中国汉字,白底儿. 这些象牙棋子被整齐地排列在一个１２英寸长的

木制盒里. 当一位女士将她手中的相匹配的麻将子出手的时候,她就会用汉语

大声地喊:‘碰! 空或出!’一旦那个正确的组合在盒子里被选到时,那位正赢的

女士就会把棋子向外翻出,以展现她所赢的棋子,并大声叫嚷:‘麻将!’”⑤正是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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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杨智友:«未完工的诺亚方舟———国民政府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档案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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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有限性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说:“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的交融程度最深、范围最广、时间最长,主要表现在商贸、艺术领域.”①正是在这

一“有限性”前提下,我们才可能较好地理解一些这方面的论述,如:“在他们一起

读书期间(学校是以英 语 为 主 的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和 以 俄 语 为 主 的 多 种 技 术 学

校———笔者注),犹太年青人与中国学生自由地混在一起.”②“另一方面,犹太人

与中国人的友谊是非常好的(excellence).”③

①

②

③

潘光:«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文化交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０页.

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一个世纪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纽约,１９６２
年,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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